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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由中
山路马棚巷附近搬到东后街。一晃
几十年过去，我从学步儿童成为花甲
之人，生命之树的根深深扎在这条
街。

那时我们家这里是土路，土很
黏，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则路面湿
滑，走不了几步脚上就能粘上几斤
泥，甩又甩不掉，一不留神鞋能跑
掉。从我们家向南直到城墙根都是
这样。当然，我们小时候去不了那
么远，过了长生桥就是菜地了，没几
户人家，荒得很，我们不敢去，大人
们也没心思去。从我们家向北没多
远就是百岁巷（有一段时间叫朝阳
巷），再向北直通老府衙大门。由百
岁巷向北都是砖头路，平常还好走，
下雨天踩着跑空的砖准会弄一鞋子
水，裤筒里非潮了不可。走晚路要
当心，没有路灯，看不清路面，绊个
跟头是小，被游荡的狗咬了才算倒
霉。直到我小学快毕业时路况才有
所改变，从百岁巷到长生桥这段路
铺成了水泥路，随后整条街逐步安
装了路灯。晚上行人多了起来，自行
车也有人敢骑了。

过去虽然路不好走，可街坊邻里
的关系不错，谁家有事，大伙都来帮
忙。有时设宴招待亲朋，来客能坐到
邻居家的堂屋甚至房间里去。平时
茶余饭后也常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从
没有谁为琐碎事儿红脸闹翻过。那
时的后街、后巷没有专职的清洁工
人，可街道路面的犄角旮旯、大院里
的边沿角落都很干净。下雨了，无论
谁家晾晒的衣物，发现了都会收放好
不致淋湿，从没听说谁家丢失了什么

物件。有沿路乞讨的，大家都会给一
点零钱、盛些饭菜。我母亲当年更是
心善，遇着年龄偏大的，不光盛饭盛
菜，还要搬张小凳让人家坐在门口
吃，有时还找些旧衣服给他们……

一天，我再次漫步在老街，玉带
河边的夏家茶炉随着城市改造早已
不见踪迹，当年来冲开水的人可是络
绎不绝；秦家奶奶帮人浆洗的屋子还
在；希望幼儿园里“鹅、鹅、鹅，曲项向
天歌……”的稚嫩童声好像还在……
焦家巷口附近路中的古井，现在的年
轻人哪里知道，但它肯定还在路下，
一潭清泉应该不会干涸。对了，小学
时的余姓同学就住在这路边，只是这
么多年来不知她去哪里发展了，家里
的祖屋年久失修，几年前房顶就已坍
塌了，是她家人将这里忘却了，还是
在外发展得太好，顾不上这老屋了
呢？

父母带我们居住的房屋还在，前
两年才翻修过。隔壁陶家人去了北
京，当年附近几百户人家都要挑着铅
桶到这里买自来水，陶大妈整天守着
水龙头，挣些零钱贴补家用。高邮师
范的东大门还在，只是已多年没有学
生进出了。

长生桥还在，过去宽阔的河面变
成了小水沟，居民们淘米、洗菜、洗衣
服的码头不见了。自来水给人们带
来便利，日常生活不需要再到河边码

头了。
当年街上人来人往，卖冰棍的背

着木箱或骑自行车驮着木箱，边走边
敲，“呯、呯、呯……”路上行人或附近
院落的人便知道卖棒冰的来了。还
有那挑着担子的，一声不吭，只顾敲
手中的小锣，“铛——铛铛……”小孩
们晓得那是收破烂、换麦芽糖的，于
是赶紧从家里找一些牙膏皮、甲鱼壳
什么的换点糖吃。

再往南，已不是早先的菜地，路
两边密密麻麻地砌成了房子，住满了
人家。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买了一
处二手楼房，解决了家里的住房危
机。

小时候，街道两旁还有些许空
地，大院里也有不少。一九七六年唐
山地震，把大家吓坏了，惊恐之余纷
纷搭起小棚子防震。后来随着人口
增加，住房越来越紧张，以致小棚子
加固改造成了住房。菜地没有了，鸡
鸭也养不成了。邻里的走动少了很
多，大家没时间闲谈了，有空搞点副
业增加收入。即使亲戚姊妹间也来
往少了，有事打电话，聚会到饭店。
生活简单了，人情也淡薄了。

望着街上骑电动车的人匆匆而
过，不觉感慨：不知故人皆已老，只觉
迎面少年新。这条街上迎来送往几
番，年轻人随社会洪流去了远方，至
少是去了新城安家，那里有更完善的
功能设施，有更便捷的生活。现在留
下的多是退休后安居的老人，他们品
着茶在路边下棋、打牌，或独自静坐、
思考，品味人生。关于这条老街，他
们有着太多的故事，有着忘不掉的记
忆和放不下的情结。

老 街
□ 陈忠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龙
奔公社临城大队尤圩生产队插
队一年多。龙奔公社位于北澄
子河南岸，是一大片宁静美丽
的农村。小桥流水，蓝天白云；
大片的农田，夏绿秋黄，充满了
淳朴迷人的气息。那时，尤圩
村里的房子并不整齐，瓦屋居
多，间有草屋。每当夕阳西下，
树影朦胧，炊烟袅袅，农人们荷
锄而归，很像是一个优美的世
外桃源。北澄子河向东奔流，
而那些枝蔓般的支渠则滋润着
大片的农田。这里生活着勤劳
善良的村民，当然也有许多传
说和精彩的故事。

据说，龙奔本是一个村庄，
位于龙狮沟旁。这是一个并不
起眼的沟塘，东临龙狮沟河，南
临南澄子河，西临周邶墩村，北
临三新村。关于龙奔之名的由
来传说较多，归纳起来大约是
三个。其一，据《高邮县地名
录》(1983年版)记载，龙奔村的
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说在古
时龙狮沟，曾有一条乌龙戏水
后飞腾而去，因此得名。其二，
说是龙奔之名与唐代名将薛仁
贵有关。传说薛仁贵大军东征
高句丽时，曾在这里驻扎休整，
从而留下了“卸甲”的地名。为
了提升战斗力，薛仁贵还在此
演练“龙门阵”。此阵曲折迂
回，十分神秘。龙门阵的龙头
向南、尾朝北、爪子分别东西，
如蛟龙翻腾，效果令人震撼。
他设想唐太宗威坐阵中，由他
督阵保驾。不管敌人从哪方冲
来，他都能指挥前后左右的兵
马护驾。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果
然从这个龙门阵南面飞马奔向
渌洋湖。自古帝王称龙，飞马
者奔也，因此而得名。其三则
完全是一个神话，听来有点荒

诞，似乎与第一个传说也有些
关联。相传东海龙王敖广不敌
孙悟空，向玉皇大帝告状。玉
帝竟不理会，反封孙悟空为弼
马温。敖广十分生气，于是泄愤
于地方，呼风唤雨，冲毁民房，淹
没庄稼。玉帝闻之大怒，令二郎
神捉拿敖广。老龙自知不敌对
手，急向西南方向逃避，直逃到
澄子河南边。后来，人们把老龙
逃到的地方叫“龙奔”。

龙奔是一个神奇之地。有
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我在这里
插队时间虽然短暂，也算是了
解一些民俗乡情，感受到乡亲
的淳朴和友善，更多的是体会
当好一个合格农民的不易。至
今还记得一些细节。我到村里
小伙小唐家去玩，他的母亲非
常热情，一定要我吃下大锅灶
烧煮的三只糖水鸡蛋。在老卞
家吃的大蒜炒咸肉片，那个香
味儿我以后再也没有品尝到。
干农活，我干不过村里的妇
女。挑稻把时，我虽年少气盛、
有蛮力却缺乏韧劲。我还记得
一群妇女嘲笑我时欢快的样
子，我心悦诚服。在这里，我需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转眼间，时间流逝了近五
十年，龙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龙奔公社和卸甲、伯勤公
社合并，成为卸甲镇的一部分，
现成为龙奔社区。我原先插队
的地方，由于城市东扩，已经融
入了城区，当年的影子不多
了。很高兴的是，“龙奔”这个
名字还活着，古老而新鲜，寓意
吉祥，也是龙奔人乡愁的原点。

当年插队在龙奔
□ 王俊坤

司徒河穿越田野缓缓而来，蜿蜒
环绕着村子四周。水乡人家傍水而
居，当时的生产队各有专属的码头，码
头所在的支流河段自然划归各队拥
有。我们队浅湾独特，东西走向，南北
宽处又横加一道，整个河形呈“十”字
状。在河道出口处的石板桥下，横拦
了一张网，防止鱼跑外河；专门有人日
夜守候，船行于此，下网放行。

春季到了，水温逐渐回暖。承包
户买回不同品种的鱼苗放养河里。河
水流通着外河，码头上淘米洗菜，僻静
处汪牛放鸭，水草自生，螺蚬自产，不
需要投喂饲料，当年都能生长到一二
斤。

大雪节气后，可以腌制咸货了，承
包户便抽干河水，拉网捕鱼，故乡俗语
称之为“干河”。

干河在农村是一件大事，河岸边
聚集着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欢腾得如
同过节一样。

干河前一天，在与外河贯通的地
方筑个坝头，架上柴油抽水机，不停运
转地往外河抽水。水面缓缓下降，鱼
开始不安起来，纷纷跳出水面。河底
黑色的淤泥裸露出来，只剩下河底一
层浅水了。此时停止抽水，准备拉网
捕鱼。鱼在浅水中没有了往日闲游的

淡定，惊慌失措地四处窜逃，乱成一
团，在冬日阳光的映照下，银光闪闪。

几个壮劳力穿着皮裤衩，分在两
边，将网从河的一端用力拉向另一
端。河底是淤泥，每迈一步都很困难，
拉网的步伐缓慢，偶尔还有人陷在泥
窝里动弹不了，得帮助拽一把。渔网
的包围圈不断缩小，鱼群惊恐地上下
跳跃，水花四溅。黑鱼、青鱼平时就喜
欢深水游动，这时候更是静静地潜伏
于水底，伺机而动。也有大鱼不顾一
切，凌空飞跃，跳出网外，成功突围。
网口慢慢收拢，数百条鱼尽收网底。
网中捞鱼是干河的高潮，但寒风凛冽，
气温低下，手指冻得僵硬，不听使唤，
有时鱼一滑，从捕鱼人手中溜走，急得
岸上的人直跺脚，恨不能自己下河捉
鱼。就这样来回拉两三趟网，一条条
鱼放进箩筐，塞得满满当当。

干河完毕，一群孩子争先恐后地
挽起衣袖、卷起裤腿，光着脚踩在烂泥
中，寻觅那些“漏网之鱼”。漏网之鱼
当然不多，但也有收获，偶尔捡到一两

条钻在稀泥里的草鱼和泥鳅，也能拾
到河蚌和田螺，心里便乐开花，忘却了
那刺骨冰水的寒冷。

河里的淤泥是天然的肥料，每年
一次干河，总有勤劳的村民把淤泥挖
上来，再把稻草切成数段，搅拌到黑黑
的污泥中，当基肥备用。

按照河段承包契约，干河收获的
鱼要上缴生产队一半，队里再给各户
分鱼。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把鱼的品
种和大小均匀搭配，分成若干等份，堆
在码头边上。父亲当过三十多年生产
队长，每次分鱼，挑剩下那堆就是我家
的，村民对父亲的分配从来没有过牢
骚和怨言。

夜幕降临，炊烟袅袅。家家忙着
烹饪鱼鲜美食，鱼香阵阵，鲜味四溢。
大鱼是舍不得吃的，腌制上，等待到大
年三十晚上或春节期间待客吃。当天
炖煮的都是小杂鱼，不用剖肚子，手指
甲一挤一掐就可以挤出内脏，搭配上
腌来过冬的雪里蕻咸菜，炖煮出鱼胶
质，趁热吃。第二天鱼汤裹着咸菜成
了鱼冻，就着滚热的大米粥，有滋有
味，吃出一头的汗。

干河捕完鱼，承包户撤掉筑好的
坝头回水，小河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静等来年放养鱼苗和收获……

“干 河”
□ 丁鹤军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经
常结伴去摸鱼捉虾，度过许多
充满乐趣的美好时光。

每年夏天，运河开闸放水
用于下游农田灌溉，水退以后，
农田边的沟渠里水很浅，但鱼
虾特别多。这时候，我和哥哥
便光着脚丫、穿着裤头，背着护
篓、提着鱼具去捕鱼。鱼获很
多，鲫鱼、虎头鲨、泥鳅、昂刺、
白条、长鱼、螃蟹、螺蛳等应有
尽有。不过有时也会捕上来蚂
蝗、水蛇、癞蛤蟆，我胆子小，害
怕这些东西，所以不敢下河捕
鱼，只能在岸边拎护篓子替哥
哥捡鱼。有时，几个小伙伴一
起去捕鱼，我们就分别从河渠
的两头捕起，到河渠中段会合
时，鱼都被赶到了一起，一网下
去，收获更多，大鱼也多在这时
才能捕到。

秋天，上游不再放水，沟渠
里的水更浅了，没法下网捕鱼，
但这时是掏螃蟹的好时机。沿
着浅浅的河岸边走，你会看到
一堆堆形似泡沫状的泥土，我
们叫它“螃蟹粑粑”。掀开螃蟹
粑粑，下面就是螃蟹洞。如果
只有洞没有螃蟹粑粑，里面还
有水，那就是长鱼洞，得用钩穿
上蚯蚓钓长鱼。螃蟹洞用小铁
锹一挖就是一只螃蟹，这种螃
蟹不是大闸蟹，而是一种小河
蟹，一般只有硬币大小，稍大的
也能有鸡蛋那么大，虽小但很
鲜美。一个下午就能掏上半
盆。回来后，和点面粉，把螃蟹
用清水洗干净，全身粘上面，下
油锅里一炸，连面带壳吃，香脆
可口。在那个好多天才能吃顿
荤菜的年代，这可是最好的美
食了。

虽然秋天不能下网捕鱼
了，但有一个抓鱼的好机会，就
是“干闸坝”。河渠的交界处都

有一个闸坝，此处往往较深，河
渠水浅了，鱼便都集中到这些
闸洞里。干闸坝是要有选择
的，太大的闸坝水太深干不了，
太小的闸坝没有鱼，选择中等
的最好。先在闸坝两边的水浅
处用土围断，然后把桶两边系
上绳，两个人一起用力一桶一
桶地把围着的水往外刮，最后
闸口内的水会汇集在较深的一
端，鱼也全部集中在这个较深
的水塘里。用腿在水塘里使劲
地把水搅浑，这时鱼就全浮出
水面了，用手捧、用网捞都可
以。干闸坝除了一些普通的鱼
之外，鲶鱼和昂刺比较多，因为
这种鱼喜欢钻在洞里。鲶鱼红
烧特别好吃，烧汤也特别白。

冬天小河渠基本干涸了，
只有大河里有水有鱼。大河里
水太深太冷，我们只能看着大
人们穿着皮衩在水草里摸鱼。

开春解冻后，在汛期未来、
上游又还未放水前，好多沟渠
都还处于枯水状态，但不少河
床稍深一点处仍有淤泥，这里
就是捉泥鳅的好地方。淤泥表
面上只要有一个小洞，下面就
会有泥鳅，小洞就是泥鳅的透
气孔。用手在洞口边往泥里猛
地一抠，泥鳅就会顺着小孔蹿
出来，一会儿功夫就能捉到几
十条。泥鳅只有手指般大，我
们也不吃，一般都是拿回家剁
了喂鸭子。

如今，孩子们放假、放学都
是宅在家里刷抖音打游戏，我
想他们再也享受不到我们小时
候在田野里追逐玩耍、在沟渠
里摸鱼捉虾的那种乐趣了。

童年取鱼乐
□ 聂凤康

在中国众多的湖泊之中，高邮湖
或许没有太湖那般声名显赫，也没有

“八百里洞庭”那般广阔无边，但它同
样是一个令人心生敬畏的湖泊。地
处长江三角洲北翼的高邮湖，面积
700多平方公里，横跨江苏、安徽两
省，东接京杭大运河，西连淮河入江
水道，南界邵伯湖，北临洪泽湖，宛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静静地镶嵌在苏北
平原之上。

高邮湖的风光，美得令人心醉。
站在湖畔，放眼望去，湖面波光粼粼，
仿佛无数颗钻石在阳光下跳跃，闪耀
着迷人的光芒。远处，水天一色，分
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湖，只觉心胸
豁然开朗。湖畔芦苇丛生，随风摇
曳，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绿色屏
障。偶尔，几只水鸟掠过湖面，留下
一串串涟漪。夏日里，湖心的芦苇荡
一片翠绿；秋风起时，则会变成金黄
色的海洋。

近年来，高邮湖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生态变革。封湖禁渔政策的实
施，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治理效果。
湖水变得更加清澈，映射出的天空
更蓝、云朵更白。生态系统得到有
效恢复，鱼类种群数量明显回升。
湖畔的芦苇丛中，更是成了众多鸟
类栖息繁衍的天堂。鸟鸣声此起彼
伏，展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景象。

高邮湖自古就是物产丰富的宝
地。这里盛产的高邮湖大闸蟹，以肉
质鲜美、黄满膏肥闻名遐迩。每年秋
季，都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一品其美
味。湖产的各类淡水鱼肉质细嫩，口
感极佳。夏日里，湖面上荷花盛开，宛
如一片片粉色的云霞，而莲藕则深藏
于湖底的淤泥之中，待到收获季节，一

根根洁白如玉的莲藕便成为人们餐桌
上的佳肴。

大湖旁边总有名城相伴。高邮
湖东岸的高邮城，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2016 年，这座以邮驿文化、漕
运文化、红色文化在历史上有着突
出地位的古城，被批准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写下“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北宋著名词人
秦观，曾与苏轼等人会集于此，饮酒
论文，留下许多佳话。而“中国最后
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少年时就在这
座城里生活，童年几乎是在湖边度
过。他的《大淖记事》《受戒》等作
品，都将高邮湖作为故事背景，用文
字将对这片水域的情感写得淋漓尽
致。

每当想起家乡的高邮湖，我的心
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感。那是
对一顷碧水的热爱与眷恋，是对那悠
悠文脉的缅怀与铭记，是对魂牵梦萦
的故土的无限思念。

情牵高邮湖
□ 李清


